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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有很多类型：次生林、人工林、红树林、原始森
林等。次生林和原始森林是比较重要的概念。次生林
是南北城市、平原、丘陵比较多见的林种，消失的老森林
产生新树林，新树新草，看上去新绿一片。基于地域、历
史等情况，我们已经许久没有和原始森林深度打过交
道，不知其气息和味道。品味原始森林，有时还得在外
国书籍里跟着山地作家体会。

中国地理特征是西高东低，山岳纵横，气候多样。
森林从西部高原雪线开始，向沿海东部逐级减少分
布。西部、北部、西南的原始森林还保留着，但是总量
还是不足。由于新闻工作性质，我去过北方、西北、西
南、中部、南部的一些原始森林，甚至我还接触过俄罗
斯的原始森林。在原始森林里，作为个体，脱去了智
慧的属性，置身于森林的绿波里，像一个自由的分子，
那种感受难以描述。而水泥地、草地，次生林、原始森
林，给人的感受是彻底不同的。对于原始森林的感受
只有到实地才能体会。过去我对一般的森林很是熟
悉，南方的丘陵有着无数的山林，没少看过，只是没有
真正去过纯原始森林。后来有机会去原始森林，才有
了感性的生态认识。

去过大兴安岭的红松林、天山雪山下的云杉林、海
南的红树林、四川稻城的高海拔林等，它们都给我留下
极深的印象，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云南的原始森林。

记得1999年世博会首次在昆明市举行，我们去了丽
江。丽江是古老的小城，有家门口的溪水、纳西古乐。
小城干净、优雅，和内地小城有着很不一样的味道。听
闻丽江不远处有白马雪山，但我们没有时间和准备去那
里，打听到附近还有一个云杉坪，不远不高，方便观看。
于是，我们马上就出发了。

当时正值秋天，气温尚不冷，四处还有花草，绿的草
坡让人眼睛一亮。一行人到了山脚下，坐索道上山。座
位比较简单，人坐在座位上，两腿悬空。索道启动后，山
坡带着细细的云杉，朝我们身后飞去，水汽越来越浓
重。不一会儿，到了终点，下了索道，跟着人们向深山走
去。这里的树木和路上见到的树木明显不同。如果说
路上见到的云杉是小伙，这里的云杉就像爷爷。

雾气弥漫中，我们毫无心理准备地走进原始云杉
林。只见一路上数人腰粗的巨大云杉群拔地而起，树身
上挂满了绿色青苔，直奔天际。站在树下，我们好像可
以忽略不计。在树林的小道上，倒伏了很多老死的云
杉树，因腐烂断成了一节节。中空的树身，一个人都可
以轻松爬进去。空气由于负离子太多，呼吸一口，仿佛
吸了纯氧，肺腑顿时血气奔涌。在大云杉林里，我们拍
照，惊呼，小心走着，感觉到了魔幻森林，人的一举一动
都是不由自主的。

约莫半个多小时穿过云杉林，来到一个开阔的草
地，这该是云杉坪了。坪约有1平方公里，全部是绿油油
的草地，很多人在草地上玩耍。这个草地被四周深绿色
的云杉林紧紧包围。更远处，有白色的雪山高高耸立，
是不是白马雪山，不得而知。

这时，我的神情依然留在刚才走过的云杉林。第一
次和它湿漉漉亲密接触的刺激，让我的美学细胞不停地
分裂。我还在回味原始森林神秘、自然、生机一齐迸发
的味道，这样的感受是从来没有过的，至今难以忘记。

云南省以生物多样性闻名，植物动物不计其数。哀
牢山等原始森林，至今还是人迹罕至。之所以有这样的
结果，一是源于云南山多，二是源于原始森林多。当然，
雨水必不可少。我后来又去过云南几次。有次越过十
万大山，去杨善洲先生工作过的林场采访。一路上不断
遇到很多森林。进了场部，树木都比较粗壮。我没有
到了原始森林的那种强烈感觉。给杨善洲纪念碑鞠躬
后，环顾四周，森林给人苍翠如海的感觉，但是这次的感
受没有超过上次。

我回顾原始森林给我最初的感受，是因为国内还有
不少人不能亲身体会原始森林。这固然是原始森林不
方便大多数人进出，但是由于原始森林总量不足，导致
我们还不方便开门见山，直接和原始森林交朋友。人类
来自森林，走出森林之后，创造了新世界，这个世界和森
林不自觉保持了很大距离。原始森林是人类的保护神，
在水土保持、物种多样性、气候稳定、提供自然资源、生
态科技美学等方面具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原始森林是
我国自然资源的瑰宝，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巨大价值。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
体会和熟悉原始森林的气息。

一个成熟的原始森林的形成至少需要百年以上
的时间，不是人工林所能迅速替代。经过 75 年的生
态保护建设，现在我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绿色森林。随
着三北工程、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等国家级生态建
设项目持久实施，一个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将逐渐浮
现在我们身边。和原始森林为伴，理解自然，我们将
发生很多改变。

呼吸原始森林

1970年代，是票证风行的时代，那时
候物资相对匮乏，而人们对自行车的追崇
热度，绝不亚于时下对小车的酷爱，谁能
够拥有一辆自行车，那可是件羡煞众人的
事情。相对于步行来说，当年的自行车已
经是高速的交通工具了，常常能省却人们
徒步之苦，大家常亲切而又形象地把自行
车称之为“脚踏车”。

最早受到人们青睐的是那种高大的二
八型自行车，前面是横杠，后面是方形的
座架，平而厚实的撑脚，整个车身重而结
实，所以除了带人以外，它还能搭载重
物，后座上面可堆高、左右两侧可悬挂，
就连大杠和车把手上都可搭挂东西，碰上
个骑车高手，各种箱子、袋子能把一辆车

“全副武装”，只等车手坐稳垫子，这辆载
重“卡车”就能快速前行了。周围的人看
了，常常叹为观止。

当时，购买自行车除了排队外还要凭
自行车票才行，而且对一个月薪仅30多元
的普通工人来说，买一辆“永久牌”自行
车大约需要四五个月的工资。因此，车主
对自己的自行车很是珍惜，一般不舍得外
借。我们生产队的一位车主在拒绝朋友借
车时，一本正经地说：“借人可以，借车不
行。”后来成了大家的笑谈。但由此可见，
拥有一辆自行车在当年的确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情。

那个年代，小伙子结婚也是用自行车
去迎娶新娘，借来三四辆自行车，擦得锃

明瓦亮，前面车把上系好红布头，在媒人
的带领下，喜气洋洋地去接新娘。吃完中
饭，一骑人又带着新娘、伴娘等往回赶。
喝了酒的新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常常
边骑车边扭过头和新娘说悄悄话，时不时
传来新娘的窃笑声，偶尔也看到新娘的粉
拳轻捶了新郎一下，于是新郎蹬踏起来更
加有力了，车子急驰起来，在新娘的轻呼
声中，爱情的小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抱住了
新郎的腰身，那旋转的车轮更是归心似箭
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方便父亲上下
班，家里省吃俭用也买了辆“永久”牌二
八型自行车。看着父亲娴熟的骑车技术，
我也向往着啥时候能学会骑车。于是，等
父亲下班回来后去地里帮忙干农活时，就
偷偷地把车推出来。刚开始推不稳，扭扭
歪歪。过了几天，开始学溜车，左脚踩到
踏板上，右脚使劲一蹬，车子向前冲出十
几米。有时把持不住，连车带人滚到一
块。摔得车把子歪了、车链子掉了是常
事，当然免不了挨父母的训斥。但是学车
的痴心却依然不改，先从右腿穿过三脚架
咯登咯登踩半圈，然后慢慢地学着蹬整
圈，最后尝试着跨上大梁，屁股一扭一扭
地骑，个把月下来，原来不听使唤的自行
车在我手里也能驾轻就熟了。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离家十
多公里远的村办小学教书，于是家里买了
辆自行车作为我的“坐骑”。晴天上班还是

不错的，边骑车边欣赏碧绿田野、清清小
溪、蓝蓝天空……雨天可就遭罪了，因为
乡村小道都是泥路，下雨后道路就变得泥
泞不堪，当车子的轮胎与挡泥板之间被泥
块塞满时，车子就寸步难行，这时候就得
把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拿出来，将里面的泥
块撬掉，然后奋力往前冲，顺势飞身上
车，使劲踩踏板，加速前行，但是不一会
儿，再次被不依不饶的泥块拖住了，就在
这循环往复中砥砺前行，好不容易来到学
校，已是狼狈不堪了。而每周末精心擦洗
这匹“宝马”则成了我的必修课。

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自行车早
已如堂前燕一般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到了
20 世纪末，摩托车、电瓶车渐渐多了起
来。进入21世纪后，我国汽车制造业更是
强劲发展，汽车都已逐步进入了千家万
户，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变得便捷、多样
了：私家车、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
等，就连自行车都不再需要自己购买了，
共享单车在市区里随处可见，扫码借用，
实在是方便极了。而高铁规划建设日新月
异，从整体到局部日益完善，一张大型的
铁路网将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遍地开花的高铁已把天涯变成咫尺，让幸
福零距离了。家用自行车也已渐行渐远、
悄然落幕了。

自行车，它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给人
们带来了太多的喜怒哀乐，现在想起，那
一段难以释怀的情结依然驻留在心中。

自 行 车
徐 新

世情山河故人

1969年夏天，洪水淹没了孔城河沿岸
的民房和农田，桐梓公社的合作社、卫生
所和公社的房子也全部倒塌了。灾后，卫
生所在夏刘庄生产队背后的山岗下建了一
栋坐北朝南的瓦房，东头靠正屋墙壁搭了
三间披屋，分别作厨房、饭厅和柴房，柴
房留有一道后门，门外是一条乡间大路。
桐梓卫生所的垃圾堆放在后门口的路边。

我母亲那时在桐梓卫生所工作，1970年
春季入住新房子后，我常看到这样一个老
人：中等身材，背略佝偻，齐耳短发，灰白蓬
乱，大概是怕头发遮挡视线，自前额至脑后
束了一道箍，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皱纹，灰白
胡子，穿一件洗得泛灰的黑色大襟褂子，衣
摆达膝盖上方，腰间系一根灰色布带，整个
人呈灰色调，他常在后门口垃圾堆中找寻
烟头，老人木讷，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话。

这样的老人在孩童眼中无疑是异类，
我一见到他就赶紧跑回房间躲着，小伙伴
爱武也非常怕他。我问外婆：那老爷爷是
谁？外婆说：是广佬。我不懂广佬是什么
意思，爱武的奶奶在一旁说：是捉小伢
的，小伢就藏在那大褂子里面。

我对老人更加恐惧了。夜里梦到他穿
着黑灰色大褂子的背影，梦到他带着黑色
头箍的灰白蓬乱的头发，梦到他混浊的眼
睛狠狠地瞪着我。

外婆知道我十分惧怕广佬，在我不好
好吃饭时，不讲道理时，提出不合理要求
时，她就说：广佬来了，让广佬把你带到
大山里去，山里有豺狼……如是，我被吓
乖了，哽咽着吞下食物，听外婆话，不敢
外出玩耍。然而睡梦里的广佬更凶了，出

现的频率更多了，梦中广佬面目狰狞，紧
追着我和爱武，伸出干枯的魔掌，我们即
将被抓到……往往在最惊险的瞬间，即从
梦中惊醒，醒时一身冷汗大声啼哭。

每当此时，妈妈便点亮煤油灯，把我
抱在怀中安抚：“又梦见广佬了？别怕别
怕，他是个可怜的老爷子，不是坏蛋，不
会捉小孩的。”可幼年的我很难走出这种心
理困境，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一年。

有一次，我和爱武刚走出柴房门，见
广佬又在垃圾堆找烟头，正准备转身逃跑
时，广佬抬起头，沧桑的脸上写满友好的
微笑，混浊的眼神中露出慈祥的目光，默
然无声地朝两个小孩摆摆手，我们知道他
在示好，他蹲在原地并没有追赶我俩。

我终于相信妈妈说的，他不是坏人，不
是捉小伢的。我在内心与老人和解，默默地
对他说：以后我捡烟头给你抽，送糖果给你
吃，你不能吓唬小孩子哦。此后他在我心中
的印象由狰狞丑恶渐渐演变为慈祥善良，他
终于从我的梦魇中消失。

我一直在心里寻问：广佬到底是谁？
怎么穿着和大家不一样的衣服呢？他经历
过什么？他可有可无地生活在那个年代，
没有人在乎他的存在，也没有人注意到他
的消亡。

数年之后，我因为儿时刻骨铭心的恐
惧而想起了他。

当年桐城百姓所称的“广佬”，是指抗
战时期驻守在桐城的国军48军 176师，这
支队伍的士兵包括师长李本一都是广东广
西人，如果老人是来自两广的抗战老兵，
他为何没随队伍离开桐城，是部队撤离时

他正负伤休养，还是因为已在桐城娶妻成
家而悄悄留下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是谁已不重要了，
老人的生命早已经湮没在时光的烟尘中。

幼时，外婆十分疼爱我，但外婆、爱
武奶奶这一代小脚女人，压根儿不知道

“儿童心理学”这个词。他们拿外表异样的
老人吓唬孩子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恐惧会
对儿童造成多大的损害。强烈的恐惧气氛
和突发的恐惧事件，会使人的神经中枢受
到强烈的劣性刺激。儿童的各种组织器官
较为脆弱，功能亦不完善，即使受惊吓后
没有出现危急症状，也会造成神经内分泌
紊乱，消化功能受损，智力发育迟缓。

外婆口中的广佬曾是住在我心中的魔，
这种恐惧感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害怕
黑夜，胆怯又自卑。我没有理由责怪外婆，外
婆的童年饱受饥饿、困苦、歧视，能活下来就
是奇迹。所幸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一代人
比一代人更幸运更幸福。

外 婆 和“ 广 佬 ”
尹新生

接到堂弟骆思南的电话后，骆维名
就开始为叔叔骆志平夫妇回家安葬的事
忙碌起来。

1949 年，16 岁的骆志平被渡江的解
放大军带去了部队，去过朝鲜，上过天
山，多次荣立战功。他儿子骆思南在苏
州工作安家，两位老人便要求骆思南
在他们去世后，将其骨灰盒先寄放在
殡仪馆内，等有机会再迁回老家安徽
骆村安葬，算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吧！对于这位曾经给家族和家乡带来
过许多荣耀的堂叔，骆维名觉得必须
全力以赴地办好迎接叔叔婶婶回家的
所有事务。

骆维名请来家族里两位有威信的长
者，共同选定自家的一块荒地作为骆志
平夫妇的安葬之地，并将周围清理干
净，用大理石制作好墓穴、墓碑。

清明节前一天的上午，在骆维名的
操办下，骆思南如约将父母的骨灰盒护
送回骆村，骆氏族人和邻居闻讯都迎了
出来。他们身着深色的服装，胸前佩戴
着小白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肃立在
公路和墓穴之间的小路两旁，迎接这位
英雄游子的归来。

墓地周围，摆放着十几个花圈，乐
队奏着低沉的哀乐。

骆思南夫妇双手捧着父母的骨灰盒
步下车来，在哀乐声中缓缓走向墓穴。

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喊了一声：
“慢！这骨灰盒不能下葬！”

犹如晴天霹雳！乐队立刻停止了吹
奏，哀乐声骤停，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

“谁在捣乱？”骆维名率先打破寂
静，吼道。

“骆维名，你欺人太甚！”骆村的麻
老三嚷嚷着站出来。

“麻老三，你清明节遇见鬼了？”骆
维名骂道。

“就遇见你这鬼了！”麻老三气呼呼地
说，“骆志平夫妇的坟墓葬到我们麻家老
大的地上了！而且，你事先都没跟我们打
个招呼，这也太欺负我们麻家人了吧！”

在场的人都愣了，骆思南也把不解
的目光投向了堂哥。

“这事你别管！”骆维名冲骆思南一
摆手，将麻老三拉到一边说，“你什么意
思？”

麻老三脸涨得通红，指着树木和土
地说：“骆志平的墓穴有一半在你家地
上，另一半是我麻家老大的菜地。”

骆氏的两个长者闻声围上来，左看
右看，嘀嘀咕咕着。

骆村老生产队长走上前来，仔细看了
看说：“麻老三说得对，墓穴是过界了。”

骆维名的冷汗立刻流下来，连声说：
“麻家三哥，对不起！对不起！我和你家老
大的菜地是连在一起的，因为都荒芜多年
了，我记错了与两家的分界线。这事我做
得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说着，连连鞠躬道歉。
在乡村，一般都是将家族先人的坟

葬在自家的荒地上，如果要安葬在别人
家的地上，也要事先沟通好，给点使用
费，或者办桌酒宴请一下地的主人。但
墓穴一旦选好，就不能再更换地方，否
则对主家也不吉利。

这边是麻老三不同意安葬，那边是
骆思南夫妇捧着两个骨灰盒无法放手，
汗流浃背。安葬仪式陷入僵局。老生产
队长果断地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解决
方案：“骆志平夫妇的骨灰盒还是要正常
安葬，但骆家要出点钱或办桌酒，感谢
一下麻家人。地是国家分给我们使用
的，这地也荒了多年，骆家记错也是无
心之过。毕竟骆志平是我们骆村走出去
的老革命、老英雄，给他个安息之地也
说得过去。”

“我愿意出钱，多少钱都可以，只求
能让我父母早日入土为安。”骆思南说
着，眼泪也流了出来。

围观的群众看不过去了，就劝道：
“麻家老大全家到城里定居20多年了，连
责任田都被调剂给别的人家了。麻老
三，跟你家老大做做工作，给他点钱，
让老英雄尽快入土为安吧。”

这时，就见麻家老大手持花圈匆匆
地走了过来，说：“刚才的事我都知道
了，骆志平是我们村走出去的老英雄，
能误葬在我家荒地上也是我麻家的荣
幸，今天我正好回来祭祖，赶上了，就
来送个花圈。记得小时候我曾听爷爷说
过，骆志平还是我爷爷的干儿子，算是
我叔叔辈的人了。”

在场的人立刻激动地鼓起掌来。
乐队再次奏起低缓的哀乐，安葬仪

式继续进行，骆维名等族人、麻家老大
等村邻依次上前鞠躬、默哀，表达了对
这位老英雄的敬意和追思。

鞭炮齐鸣，纸灰弥漫，现场格外庄
严而肃穆。

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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